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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西南地区群山密林，河流遍布，其中也

生活着诸多的人群和部落。司马迁《史记》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巂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其中的筰都，便是今

天的纳溪，其境内流水汤汤的永宁河，是长江的一

条支流，也是由巴蜀之地通往夜郎古国等“西南

夷”的必经之地。

每一个地方的行政变迁，都和大一统的王朝

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幸运。在漫长的农

耕渔猎时代，分散性的生存繁衍之外，采取整体性

的合作方式，总是具有很多的优势和益处。而三

国时期诸葛武侯的到来，使纳溪正式有了自己的

名字。明朝期间编撰的《永乐大典·泸州志》记载：

“古之有溪，上控永宁界首，下注泸江，昔诸葛武侯

平定云南，蛮夷纳贡而出此溪，因名纳溪，又曰云

溪。”诸葛亮对于蜀汉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治理和

经营，当然是了不起的，只可惜蜀汉国祚太短，使

得一代能臣贤相也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

雄泪满襟”。

站在泸州长江边上，看无际江水平稳流动，大

水泱泱之中，帆船宛如移动的岛礁，长天之下，群

山迭起，云烟苍茫。诸多的历史往事，在山冈沟谷

之间隐现，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更不乏

令人安闲清净的丝竹管弦，当然，也还有茹毛饮血

与鼓角争鸣。从现在的角度看，暗淡与光亮、消失

和存在，依旧是自然界两大永恒主题。我只是觉

得，大地的每一处几乎都有过诸多的文明痕迹，人

类在其中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动人的情景。大

地上的每个群落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比如流传

于纳溪乃至云南、贵州等地的竹王降生而后带领

部落强大的故事，还有“夜郎自大”的典故等，都使

当地的人们感受到精神和文化上一种丰厚感，还

有难以言说的自豪感与悠久意识。

因此也可以说，大地上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代

推一代、一代覆盖一代的，当然，正因如此，万物才

会持续不断，也才会代代新鲜，代代都有自己的苦

难与幸福、创造与传奇。对于纳溪，我来了几次，

每次都住在泸天化宾馆。泸天化，是在朱德的关

怀下建设起来的。休息一夜，一大早，我便前往护

国战争纪念馆参观拜谒。这座纪念馆原为陶家大

院，从其建筑规模看，肯定曾为一代乡绅的居家之

所。纪念馆内，有蔡锷的塑像和相关展览。蔡锷

也是一个血性与忠勇之人，他的历史功绩早有定

论，可惜天不假年，护国战争之后，便因病去世。

而今的纳溪棉花坡，即是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与北

洋军作战之地。当年，蔡锷率军至纳溪，在棉花坡

与北洋军展开激战，但由于弹药不足，战斗失利，

只好退至蓬溪和宜宾。正在这一关键时刻，时年

30岁的朱德率军由贵州毕节前来支援。

这棉花坡是纳溪城东的最高点。北洋军依仗

着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攻击朱德所部。1916年

2月28日拂晓，朱德带领80人组成的敢死队率先

冲入敌阵，与北洋军展开白刃战。护国军大获全

胜。这一战，彻底扭转了护国军的颓势。护国战

争全面胜利，朱德自此声誉鹊起，被称为“护国名

将”“滇军名将”。

驻防纳溪、叙永等地的5年时间，朱德在棉花

坡、叙蓬溪（今护国镇）、牛背石（今丰乐镇）、白节

滩（今白节镇）等地，与群众“打玩友”（川剧坐唱）、

下象棋，和当地的文人雅士诗酒唱和，留下了诸多

的逸闻趣事，至今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作为儒

将的朱德也在这一期间写下了诸多诗篇，表达了

爱国之情，其中一首全诗如下：“中华灵气在仑山，

威势飞扬镇远关。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

人间。千秋汉业同天永，五色旌旗映日殷。多少

英才一时见，诸君爱国应开颜。”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一批具有工业利用价值

的天然气田相继被我国科学家发现，国家决定在

纳溪建设天然气化工厂，在此期间，朱德多次作出

指示，并题词：“掌握综合利用天然气的最新技术，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3年4月1日，朱德视

察泸天化建设工地，在泸天化办公大楼前接见

了全体职工群众。随后，又视察和了解我国第

一台天然气发电机组的运行情况，深入泸州医专

（现改为西南医科大学）进行考察，并为该校题词：

“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学好现代医学科学，为广大

人民服务。”

离开纳溪的时候，朱德还用望远镜，对着自己

当年战斗过的棉花坡凝望了很久。

如今，站在棉花坡上，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

朱德当年的心情。这泸州和纳溪，不仅是他一战

成名之地，也是他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当

他去职离乡，在德国，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正式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随后的岁月里，朱德和

他的诸多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了建

设新中国，可谓呕心沥血，九死一生，功勋卓著，为

人敬仰。

在蔡锷和朱德的塑像前，我先是敬礼，再鞠

躬，内心思绪澎湃。历史总是相衔接的，每个人都

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看起来无足轻重，但本质上不

可或缺。走出护国战争纪念馆，站在闻名遐迩的

棉花坡上，环视这草木葱茏、翠鸟鸣唱的高地，当

年的炮火已经消隐在时间深处，可朱德等人的战

功和伟大情怀，却始终如明亮音符，闪耀跳动在晴

空大地之间。

历史是向前的，历史也是我们每个人最强大

的精神背景。在纳溪的大地上连续行走之间，我

突然发觉，纳溪的地势是渐次隆起的，到处都是山

冈，虽然不怎么高，但看起来连绵起伏，犹如群龙

聚会，再加上到处青绿，葳蕤茂盛，使得这一片大

地处处生机盎然。正值春天，野花开得肆无忌

惮，不管是危崖、田边，还是草丛、密林，它们都以

艳丽的寂寞，在微风中摇曳生姿，顾盼自如。

到护国镇茶场，登高远望，只见大小不一的山

坡和山头上，都是青青的茶树，在阳光下闪着油绿

的光芒。对于茶这种难得的“嘉木”，我始终热爱

有加，也认为中国古人发现茶这种饮水添加物，简

直是天才之举、智慧之见。陆羽在其《茶经》中说：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

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

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四川的茶多为绿茶，几

乎每一个地方都有茶，纳溪的特早茶当然是其中

之一。而绿茶普遍被认为是“（清）明前”者最好，

此时的绿茶，在初冬即可萌芽，至春节之后，阳气

抬升，茶尖和茶叶成熟，采摘、炒制之后，当是最好

的饮品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香味，醇厚且略微发甜。

人说，茶场之地负氧离子密集，也是养生的绝好之

地。大地上，诸多的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或明或

暗，相互之间的气息都在不停流转，人当然也在其

中。坐在亭子里，晴空丽日照耀的茶场微微有些

发黑，一行行、一畦畦的茶虽然不高，但格外整齐，

密集而又充满了和谐的动感。我忍不住大喊一

声，声音在高低不平的山间，掠着茶叶和茶尖，去

向远方。路过一位采茶者身边的时候，我特意蹲

下来，端详她采茶的动作。那茶尖和叶片，在她的

手指中脱落之后，转身进了篮子里。姿势虽然笨

拙，却有着一种朴素的美感。

这护国镇茶场，还产一款特早红茶，名字叫

“金丝”。我倒了一杯，看着茶叶慢慢在杯中展开，

清亮的沸水逐渐变红，喝一口，有些涩，进而变

甜，还有一种回甘的味道。我觉得惊奇。在此之

前，我也喝过一些川红茶，口味各异，这种“金丝”

红茶味道似乎更加醇厚一些，而且耐泡、口感绵

甜，有一种馥郁的香气。同行的人也十分喜欢，

当场购买了一些，准备送朋友。我找到其中一个

销售人员，加了他的微信，也准备买上一些自饮

或送给朋友。物流的方便，使诸多的农产品销售

变得方便快捷。尤其如护国镇这样的山地，原本

交通不方便，尽管有很多好产品，还需要与之相

匹配的设施和方法，才能使百姓加强与外界的联

系，互通有无，更紧密地与外面的世界进行联动和

联系。

继续在山间行走，距离纳溪区政府十多公里

的山间，有一面湖，名曰凤凰湖，处在深山之间，洋

洋数百亩，阔大无比。所谓的湖，其实是一块较大

的湿地，碧波荡漾的水面上，不断反射着太阳的光

泽，浪花洁白如雪。

凤凰湖的美景让我想起毛泽东的诗句“高峡

出平湖”。乘船在其中游弋，只见波浪滚滚，接天

连地，好像身在大海中一般。湖中看似岛礁众多，

事实上是一座座的小山，上面植被茂密，群鸟聚

集，颇有些人间仙境的味道。人在水中，俯身可

以看到整个天空，明净的云朵似乎也随着涟漪不

断地伸张与抖动，好像仙女的广袖、神仙的胡须

一般。

接下来的乘车穿行，几乎横贯了整个纳溪

区。沟坎岭坡，民居散落，大小不一的河流在其中

斗折蛇行，带着一身明净的光。到上马镇黄桷坝

村时，突然看到无数的红豆杉，不由感觉惊奇。在

我的印象中，红豆杉这种常绿乔木，似乎是很难人

工栽种的。后来才得知，四川原本就是中国的红

豆杉产地之一。此外，红豆杉也生长于甘肃、陕

西、湖北、吉林、辽宁、云南、黑龙江等地，我还曾在

西藏山南勒布沟见过有着千年之久的红豆杉。这

种树的果实，被认为具有提高免疫力、防癌抗癌和

预防高血压等功效。

人类终究还是会在大地上找到挽救自己生命

的物质，这也说明，大地与人始终是一个有机整

体，人本就是大地之物，大地也会为所有生长在其

上的事物找到一切所需。面对密集的红豆杉树

林，面对此景，感恩之情充盈身心。人之为人，有

天地庇护与万物护佑，实在是最美的生存境遇

了。尽管也会有灾难，但灾难很多时候也是一种

警示或者说另一种意义上的救赎。车子奔行之

间，绿树闪退，青山一峰接着一峰，纳溪的大地，在

春天里花开锦簇，稻谷疯长。清溪谷的“花田酒

地”里，郁金香、石竹、虞美人等花朵成片开放，在

日落的霞光之中，每一朵花都包含了一种令人爱

恋不已的风情。

日暮之际，纳溪大地与中国西南区域一起渐

渐入夜，灯光在山间犹如星群般闪亮，不由得想起

朱德当年在此写下的另一首诗：“天气清新是巴

蜀，时值盛夏山山绿。松风水月清如许，清雅人居

畅所欲。”以此诗来概括自己这一次的纳溪之行，

自然十分恰切。蔡锷和朱德等人在纳溪和泸州的

战斗岁月，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部

分，正因为他们和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浴血奋

战，才使得偏于西南的纳溪等地，在今天沐浴着一

种令人安心的和平祥和氛围。山川大地，河流浩

荡，世上的一切，本就相互回环衔接，无论古今，无

论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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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生代以来，八百里太行山脉缓慢拔

地，与华北的平原地区隔绝开来，北起北京的

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区的王屋

山。太行八隆乃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谁都知道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豺狼虎豹曾伴着人们在

太行区（晋冀豫边区）同行。人类文明变身成

村庄和城市聚集在华北平原，夏天有广阔的玉

米和高粱地，冬天的白雪覆住枯败的庄稼，牛

羊行走在山野间，北方一片苍茫。

太行山脉下的华北平原，曾经生活着很多

豺狼虎豹，还有它们最好吃的朋友野猪、梅花

鹿、马鹿、麋鹿、獐、中华斑羚和原麝等，随着历

代的战争和工业现代化发展，它们节节败退，

隐入深山。北京周边现存的大型有蹄类只剩

下了狍、野猪和中华斑羚，而大型猛兽们更像是

申公豹的名字，变成了封神榜中的上古传说。

华北地区最后关于野生虎的记载是在20

世纪初，一位老猎人在河北清东陵东部的森林

里发现了三只虎的踪迹。1932年，在山西省

的南部，有只老虎走进一家商店，被人打死

了。华北的虎早已没入尘埃，嗜好饲养猛兽的

明朝正德皇帝曾让守关将士见到小老虎就抓

进京城玩耍，不过也是故纸尘堆的唏嘘了。

而同样美丽凶猛的华北豹呢？全球有9

种金钱豹，而华北豹则是金钱豹的华北亚种，

仅生活在中国，因此被称为中国豹。19世纪，

随着西方人来华探险与贸易的发展，华北豹的

模式标本不断被送去欧洲。皮货商凯里施购

自日本、可能采集自华北地区的豹皮，洛克哈

特医生收购的、来自北京西部山林地区的豹头

骨，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北京周边收集的

带头骨的豹皮，都充分证明了北京一直是华北

豹的老家。

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人们对金钱豹的现

身口耳相传：白昼交错的林木间，橙黄而短簇

的皮毛，遍布铜钱般的华美圈纹，圆润精致的

豹子头上嵌着两颗浑圆明亮的大眼睛。自古

以来，豹就是神秘而美的化身，八十万禁军枪

棒教头林冲，身长八尺，豹头环眼，因而得名天

雄星豹子头林冲。经过气候的变化、栖息地的

冲突、连年的炮火和工业开采，豹不是在林中

相遇、掉头就跑的影子，就是已经躺在地上、毫

无生气的猎物。

从先秦的《山海经》到明代，北京一直都有

华北豹的相关记录。1997年北京第一次陆生

野生动物资源调查，1998年调查队在云蒙山

区发现的豹的脚印，可能是第一次正式的科学

记录。2003年至2004年的全国金钱豹调查

中，北京还有10只金钱豹。2005年再次调查

时，在平谷和延庆都发现了豹的痕迹。然而，

2008 年之后，北京地区再没有相关记录。

2012年11月，河北张家口的小五台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2000米的山上，一台小小的红外

相机拍到了一只路过的华北豹。那是离北京

最近也是最后一次拍到华北豹。终于有一天，

华北豹默默地离开日渐繁华的北京，沿着燕山

山脉，逐渐向更西南的山林退去。

那只红外相机是宋大昭安装在山上的。

宋大昭曾在IT公司工作多年，在一次偶然的

机会中，他对传说中的黑狸豹产生了兴趣。山

西很多村民都说他们见过黑狸豹，传说中那是

一种长着黑色斑纹的花豹。

宋大昭他们绑了很多红外相机，希望能捕

捉到那神秘的黑狸豹。很多年过去了，出现在

镜头里的只有橙黄的华北豹。2008年，北京

奥运会烘托得城市气息分外浓厚，宋大昭跟着

前辈们反其道而行，开上吉普车，钻进深山里

去找豹子。当他望向广阔的太行山，感叹偌大

的山林里却没有一只狍子，没有狍子，豹子也

就不会回家，那么这些古老的山川，不啻行将

就木。

2013年，宋大昭去小五台山收相机，不幸

摔断了腿。就在休养的那段时间，他忽然做出

一个决定，回北京后他火速辞职，和鹳总等人

组建了正式的全职队伍，对太行山附近的华北

豹种群进行专业监测。他想在自己还能动的

时候，全心全意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从此成立，大家亲

切地叫他们“猫盟”。最初的几个人来自各行

各业，机构资金短缺，既要监测、研究还要进行

实体保护，大家都有些力不从心。经过几年艰

难探索，猫盟逐渐搭建起专业保护的架构，有

了政府机构、资本投资、高校科研、动物学家和

各界人才的合作与加入，猫盟广泛开展线上与

线下的宣传，发动爱护大猫和生态的公众进行

月捐，形成了良性的生态系统。如今的宋大昭

从一个想要拍到黑狸豹的野生动物爱好者，变

成了猫盟的创始人之一和现任理事长，也受邀

成为IUCN中国猫科动物专家组成员。

中国现有 12种野生猫科动物，虎、金钱

豹、雪豹、云豹、猞猁、亚洲金猫、豹猫、云猫、亚

洲野猫、丛林猫、兔狲和荒漠猫。猫盟立下雄

心壮志，“中国的12种猫科动物，一种都不能

少”。华北豹作为目前华北山地唯一仅存的大

型食肉动物，是整个华北山地修复的指标物

种，如果华北豹能够回到北京，将是件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经过宋大昭他们持续的监测和研究，每年

行程数万公里，人均野外作业百天，在人迹罕

至的太行山里上下求索，终于发现在山西的和

顺有着稳定的华北豹种源。猫盟因此决定在

和顺成立在地保护办公室，当地医院的院长杨

晓东立刻与猫盟展开了合作。杨院长曾将心

脏搭桥技术和资质引回和顺，还会扶虎斑颈槽

蛇过马路，他对野生动物的热爱整个县都知

道，人们会给他送来各种受伤的鸟兽。项目基

金还未下来，他就带着当地的志愿者上山进行

巡护，检查野猪盗猎了。

在这个人口只有12万的小县城，人们世

代相传，豹子是君子，只要你不招惹它，它也不

会伤害你。《周易》革卦里说“君子豹变，其文蔚

也”，幼豹长大换毛，逐渐疏朗，毛变得富有光

泽和文采，而君子的成长也是通过不断地学习

修养，最终得成君子。不知和顺村民的“豹如

君子”是否来自这遥远的占卜，反正多年来，经

常进山、年逾花甲的老人们总能瞥见豹的身

影，但没有人受过来自豹的伤害。

2008年5月9日，一只年轻的小公豹M2

第一次出现在猫盟的镜头里（M2等均为猫盟

给当地华北豹起的代称，M指Male，代表雄

性，数字为编号）。M2打走一对年轻的豹兄

弟M3和M4，激战过后，它的鼻子和耳朵都缺

了一块，成了这片山林中王的勋章。之后，七

八只来到这里的公豹，包括自己的孩子，无一

是它的敌手。深夜，M2穿过公路和村庄，孜

孜不倦地巡视着自己的领地，殊不知这里即将

建起高速公路。

野猪带着自己的一溜小花猪宝贝在林间

漫步，用鼻子给大地松土寻找食物。按理说，

豹子只敢吃未成年的小花猪，却不敢去惹成年

的大公猪。但M2靠自己的智慧步步为营，将

一头接近两百斤的成年野公猪逼进谷底死角，

耗尽对手的力气和耐心，最终一击致命。M2

的活动范围几乎达到了300平方公里，有了更

多的母豹开枝散叶，它的孩子们扩散去往远

方。一般来说，豹的寿命只有10至12年，金

钱豹的领地三四年就会更换领主，但M2自成

年后守着自己的领地长达11年，不得不说是

一个奇迹。

当地很多村民靠养牛赚了钱，都在放牧或

进山时见过华北豹，很多时候都是豹的惊鸿一

瞥或灌木丛里离开的屁股。然而，随着经济发

展和肉牛的增加，村民们的放牧逐渐深入了豹

的领地，大量的牛群来争夺草料，狍子和野猪

被迫去往无依之地，豹没了捕猎来源。

在人看来，这是张三和李四包下的山；而

在豹看来，这是M3和M4的领地。村民们早

晨7点多把牛赶进山，下午5点多再赶回家，也

有的村子索性把牛放进山里几个月，从春天进

山，让母牛繁衍，到冬季再一起赶回家。正因

此，毫无抵抗能力的小牛犊成了豹子眼中主动

上门的盘中餐。虽如此，家养牛在豹子的食谱

中，占比也并不高，大多时候只是偶遇造成的

伤害。

全县10000多头牛，每年有30多头、最多

可达50头被豹子吃掉，几乎都是小牛犊。从

整体比例来看，豹造成的损失很低，但对于养

牛的个体户来说，损失是惨重的。豹子吃牛

犊，并不会一次性吃完，进食过程大概持续几

天，有些悲伤而愤怒的牧人便在牛的尸体里放

农药或耗子药，将豹子毒死。M2的妻豹和它

的几个孩子都命丧于此。像是知晓了什么，豹

子M2从不回头吃牛的尸体，每次猎杀后，只

吃一顿就离开。

为了让华北豹不被报复毒杀，猫盟从

2015年开始对村民实行生态赔偿，同时成立

了在地保护的老豹子队，发动当地村民一起保

护华北豹，开始正式关注人豹冲突和反盗猎行

动。2016年，猫盟在全网发起了“给豹子买牛

排”的项目，从线上的宣传捐款到线下给老乡

赔付，一一落实。2017年，和顺县的政府接过

了赔偿事宜，这么多年来，一直持续给当地的

华北豹保护提供支持。

老豹子队由华北豹栖息地周边村里的村

民组成，队长一职一般由村委会主任、乡长或

镇长推荐，也有猫盟在实践中找到的人来担

任。老豹子队的队员五花八门，有退伍特种兵

永蛋，有热爱山林的张二宝，甚至还有经验丰

富的老猎人老张。老张干了动物保护以后，把

牛全卖了。早期他精通于围困和打野猪，现在

只是偶尔抱怨野猪糟蹋庄稼。生态专业的志

愿者马子驭和老张的几天相处也是啼笑皆非，

马子驭看到村子鸟类繁盛很高兴，老张得意地

说过去野鸡多到开车都能撞死几只。马子驭

跑出去捡被老张随手扔掉的方便面袋，说动物

吃了消化不了，老张说只有野猪吃了塑料会

死，狍子吃了不会。马子驭坚定地说，我们的

后代不应该生活在都是塑料垃圾的世界里。

乡土社会的习惯风俗与现代科学的可持续发

展仍然存在一些细小的冲突，不过既是冲突，

就有猫盟志愿者们继续向前的意义。

老豹子队要负责收相机、巡护山林、核实

豹吃牛的事件，最好对豹子和野生动物有浓厚

的兴趣，才会更积极地投入进去。猫盟的项目

主任蓓蓓定期去山西和顺的猫盟基地，她说自

从有了赔付，成了巡护队员后，很多人的心态

都会发生变化。二宝叔进山去找牛，结果看到

自家小牛的残骸，他来不及难过，竟赶紧回家

拿相机去拍，恰好拍到了后续豹子回来吃牛的

画面，明明是件伤心事，他也用小视频将痛苦

冲淡。

猫盟的CEO黄巧雯则讲了另一个动人的

故事。“三爷爷”李栓明在横岭看护着六七十平

方公里的山林，所有人都知道牛被豹子吃了得

找他。前两年，李爷爷骑着三轮车去收相机，

不小心在山路上翻了车，肩膀撞坏导致了骨

裂，却不着急去医院，反而是放在山里的红外

相机被偷，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反复叮嘱

110接线员一定要帮他找到丢失的相机。

2017年，猫盟正式提出“带豹回家”，以豹

之名，修复华北山地的荒野。资料显示，山西

省林草局、北京师范大学、猫盟、北京林业大

学、沃成环境研究所以及东北林业大学，曾在

山西多地开展过调查，发现目前仅在太行山、

吕梁山、子午岭、秦岭、六盘山等山脉中仍有少

量孤立的华北豹种群。

截至2021年，在相关政府机构、北大科研

团队和猫盟等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和顺县的华

北豹群已经成为太行山现存已知的最大且最

有潜力的源种群，监测区域内成年最小种群数

量为45只，其中雄豹12只，雌豹29只，性别不

明个体4只。而带着幼豹活动的有8只母豹，未独

立的豹个体至少14只，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

虽则如此，“带豹回家”并不是几只华北豹

坐上卡车上高速那么简单，而是整个北太行山

以及华北平原的生态修复。一个人从山西开

车回北京，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华北豹从

山西、河北慢慢扩散回北京，可能需要很多年。

豹们需要这一路都有它们爱吃的朋友，这

就需要太行山的森林慢慢恢复成栎树、油松或

其他树种构成的混交林，狍子、野猪、野兔、猪

獾和狗獾闻风而来，生生不息，才能组成一连

串豹行千里的加油站。据猫盟的报告，至少要

具备100平方公里以上的破碎度不高的林地，

才能够给豹繁殖家族提供生存资源。重新修

复豹回家的廊道，还要考虑沿途的公路、农田

和商业开发，提防着下套的盗猎者，还有城市

公众的普及和接受度。

2019年9月18日，M2最后一次出现在猫

盟的镜头里。4030天里，红外相机、老豹子队

员、宋大昭等人接力，忠实记录了M2大王那

荣耀与伤痛并存的一生，让它的故事为世人所

知。同年，好消息传来，猫盟在河北驼梁国家

级保护区里发现了华北豹，距离北京只有300

多公里，这意味着，华北豹离北京更近了。

人们一直等着华北豹回家，无论多久，无

论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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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豹华北豹，，
向着北京出发向着北京出发

□杜 梨

黄昏时黄昏时，，MM22从它最喜欢的荣耀石上一跃而下从它最喜欢的荣耀石上一跃而下

在山西和顺的雪地中巡视领地的M2


